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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 3 月初，不知哪里传来军队要路过的消

息。人们议论纷纷，说法不一。有钱有势的人家，带

着细软领着家小闻风而逃，就是一般庄户人家，能躲

的都躲了起来。穷苦人虽说没有什么钱财宝货，但是

大兵一来，拉丁派款，不能不防呀。

那天，我正在犯愁，妻子生小孩还未满月，她身

体原本虚弱，产后又是半饥半饱，奶水不够，孩子饿

得日夜啼哭，真是走也走不脱，躲又没处躲。忽听外

面马嘶声和人语声由远而近，我只得守在妻儿旁边，

急得团团转。

不久，就听到外面叫门的声音。接着，有人轻轻

地推开大门，我正巧由里屋出来，想躲也来不及了，

只好硬着头皮站在那里。没料进来的人挺和气，很亲

切地对我说：“老乡，借你家的水桶用一用。”我答应

后，他挑上水桶就出去了。看他满头大汗，我心里想

往常这么热的天，当兵的要喝水，只要开了口，难道

我们老百姓还敢不挑？但这个当兵的却这么规规矩

矩，借水桶自己去挑，这是怎么回事？

随后，又陆续进来几个军人，在院子里各自找个

荫凉的地方坐下来乘凉。一个被称为司务长的军人走

近我，很和气地对我说：“老乡，借你家柴火锅灶煮

顿饭，走时一齐算账，不知方便不方便？”我想，锅

灶在灶房里闲着，柴就堆在眼前，当兵的要用莫说锅

灶柴火，再值钱的东西要拿就拿，难道我还敢说个不

字？只要不为难我们一家大小就算万幸了。就说：

“你们用吧！”

渐渐地处得有些熟了，才知道他们是红军，是为

穷苦人闹翻身的队伍。他们问了我本地的许多情况，

我就向他们诉说了乡亲们和我家的许多苦楚，红军对

我们的处境十分同情。在那时，还有谁能像红军这样

仔细地听我诉苦情，给我安慰和力量呢？

红军个个麻利勤快，说话间，便七手八脚地做好

了饭，司务长拿来一块腊肉，切下约莫两指宽的一

片，准备下锅炒菜，一个小红军在旁边逗着说：“司

务长，今天打个牙祭，多来一片吧！”司务长不紧不

慢地说：“日子长着哩，能省就省点，将来胜利了开

庆功宴时再满足你的口福吧！”说得大家都笑了。当

时，我只怪自己穷得罐干水尽，拿不出什么来，要是

有一只火腿送给红军，给小红军压压馋该有多好啊！

这时，屋里又传来孩子阵阵揪心的啼哭声。“孩

子他妈缺奶水，我去喂孩子点水去。”我一边自言自

语，一边向里屋走去。听到战士们在我后边议论着什

么，话语中隐约有孩子、缺奶、腊肉等词，我忙着要

进到里屋照看妻子和孩子，也没细细去听他们到底讲

的是什么。

饭菜做好了，司务长端来一碗连汤饭给我的妻

子，还硬要拉我和他们一起吃饭，我婉言辞谢，战士

们哪里肯依。饭后，他们又要付给我一块银元作为柴

钱，我不好意思接受，司务长就硬把银元塞到了我的

手里。

红军要进鹤庆城，从南庄上县城有岔道，我自告

奋勇，去给红军带路。到了直达鹤庆的大路后，战士

们就一直催我赶快回家照顾家小，我只好依依不舍地

和红军道别，一边走一边回头看，直到望不见红军的

背影。

回到家中，时候已经不早了，我看了一下妻儿就

去生火做饭。当我去拿柴火时，却发现柴堆里有一块

腊肉。我好生奇怪，仔细一看，这原来是红军刚切过

一刀，连多切一片也舍不得的那块腊肉。

正当我苦苦思索时，孩子的哭声把我从沉思中唤

醒。红军吃饭前在我身后谈论的，关于“孩子……缺

奶……腊肉……”的那幕情景忽然浮现在我眼前，我

恍然大悟，原来这腊肉是红军特意留给我那可怜的妻

儿的。

我非常感动，赶快切了一片腊肉，熬了碗腊肉汤

端给妻子。当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妻子后，妻子默默

地点了点头，凝视着孩子喃喃地说：“孩子，我们有

救了，快快长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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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红军留下的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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